
从生活儒学到生生之学
———读李承贵教授 《儒学的义理与敞开》

章 林*

1958 年， 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劢、 唐君毅等当代新儒家联署发表

《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 “花果飘零” 之际， 宣称要有对

“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恳求 “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

文化者， 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所谓肯定中国文化是一

个活的生命之存在， 即是说承认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生命力，
能够作为现代社会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

性质的根本改变， 传统文化生发的原初土壤已经不复存在， 其生命之活力

必须通过移嫁培育之功方能再现。 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 传统文

化风雨飘零而又一线生机未绝。 宋明儒家常谈一阳来复， 当代新儒家期盼

贞下起元， 而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 传统文化活力渐起， 几代学人

之坚守始见成效。 李承贵教授新著 《儒学的义理与敞开》 （孔学堂书局 2022
年版， 以下凡引用本书仅标页码） 正是一个鲜活的个例， 展现了当代儒学

研究者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 浸淫儒家典籍， 梳理儒学义理， 落实儒学

价值的思想历程。 在李教授的新著中， 我们既能看到几代学人一贯的坚守，
更能看到当代学者开创的新局面， 展现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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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面评估儒学的当代境遇，
展现高度的理论自觉

要传承和转化传统文化， 首先需要对其困境和生机都有清醒的认识。
李教授对儒学的危机和生机都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当代

儒学研究者的价值和任务， 展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李教授概述了儒学当

代困境的五种表现， 认为 “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缺失了它早先赖以生活

的条件” （第 405 页）， 传统的宗法社会制度、 科举考试制度以及族规乡约

制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均被改革或废除， 此即儒学 “存活的困

境”。 儒学存活之困境是其在当代面临的一系列危机的基础， 李教授对各种

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 同时又对儒学化解危机和困境抱有信心， 儒学虽然

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根基， 但其自身所具有的 “普适性” 使其能够顺应古今

之变， 在当代重获新生。 儒家思想的普适性首先来自思想自身的 “本体性

根据”， 即： “人的实践及其需求的同质性， 决定了人类创造的思想、 学说

的普适性，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群体根据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实践创

造的学说、 思想体系， 它自然具有普适性。” （第 350 页） 实际上， 儒家对

其所追求的 “道” 和 “理” 的普适性有强烈的认同， 这反过来又塑造了一

个具有普适性的思想学说体系。 李教授认为儒家思想的普适性 “本质上是

建立在儒学主体对人类生活实践的反思、 检讨和总结之上的， 是建立在思

想逻辑与实践逻辑永远的互动之上的” （第 353 页）。 即是说， 儒家思想的

普适性并不意味着 “神圣性” 和 “完美性”， 而是指在实践的基础上， 通过

反思与实践进行永不停息的互动。
李承贵教授对儒学在当代的困境和生机均有深刻的认知。 儒学生存的

困境带来了 “主体的困境” “认知的困境” “能力的困境” 以及 “实践的困

境”， 这意味着儒学同当下实践的互动出现了裂痕， 需要自我调适以适应实

践的要求， 儒学的主体需要摆脱经院哲学式的 “伪话题” 的缠绕， “用更多

的热情、 精力和智慧去谋划儒家思想服务现代社会的途径” （第 354 页）。
李教授更进一步指明当今儒学应该肩负起四大使命， 即 “义理的梳理” “百

姓的教化” “社会的批判” 和 “价值的落实”。 要让儒学能够再次和实践进

行良性互动， 当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对儒学的义理进行梳理， 全面、 客观地

呈现儒学的义理体系， 挖掘、 展现儒学的当代价值， 揭示儒学义理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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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或问题 （第 447 页）。 经过对儒学义理的当代阐释， 以此教化百姓、 介

入社会， 最终让儒学倡导的价值在当代世界落地生根。 四大使命密切相连，
“义理的梳理可以为儒学的发展提供学术的依据， 百姓的教化可以为实践儒

学提供鲜活的对象， 社会的批判可以为展示儒学精神提供方式， 价值的落

实则是儒学的终极目的” （第 452 页）。 “四大使命” 展现了当代儒学研究者

的理论自觉， 它既是儒学面对新的社会实践做出的自我调适和自我转化，
也是近代以来几代儒者不懈探索的合理的逻辑产物， 在其中我们能够看到

儒家 “明明德、 新民、 止于至善” 的当代表现形式。

二
 

不懈测探儒学的合理内核，
推进儒学义理的敞开

“四大使命” 当以 “义理的梳理” 为基础。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

性变革， 儒学如果依然想成为介入社会的鲜活力量， 就必须探寻其义理系

统中的 “合理内核”。 同当代很多学者一样， 李承贵教授在其几十年的学思

生涯中， 不断探测儒学的合理内核， 推进儒学义理的敞开。 李教授对儒学

义理的梳理同他对儒学形态的省思密切相关。 李教授以 《易传》 为中心考

察了先秦儒学中人文智慧与自然的关系， 以 “性理” 和 “事理” 来概括宋

明儒学和清代儒学的不同形态， 以宗教儒学、 政治儒学、 哲学儒学、 伦理

儒学以及生活儒学来标示当代儒学五大形态， 从不同的层面讨论了先秦、
宋、 明、 清、 近代以及当代儒学的具体形态， 基本完成了对儒学历史形态

的梳理。
通过对儒学形态的系统梳理， 李教授对儒学的特质及其 “合理内核”

的认识也不断推进。 李教授早期关注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 在本书 “儒

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 一节中， 认为 “儒学中的 ‘自然主义’ 是生机的而

非机械的， 积极的而非消极的， 精神的而非物质的” （第 28 页， 本节原题

为 《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及其特质》，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09 年第 4 期）， 已经暗示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其实统摄于人文主

义。 “人文儒学： 儒学的本体形态” 一节认为宗教儒学、 政治儒学、 哲学儒

学、 伦理儒学、 生活儒学等都可以称得上是儒学的一种形态， “然而， 这些

形态虽然可以成为儒学开展的一种方向， 但它们并不能周全地回应某些关

于儒学的质疑， 并不能稳妥地解决当今儒学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 尤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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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创造性地为儒学的开展确立一种充满活力的根基” （第 221 页）。 相比之

下， 只有人文儒学才能满足这些要求， 它作为儒学的本体形态， 是儒家思

想的 “根本内容” “生长之源” “开掘之匙” “学科化之果” 以及 “应对挑

战之法”。 李教授沿着人文儒学不断深挖， 认为人文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

形态在于其秉持 “人文认知范式”， 而正是这种认知范式让中国传统人文思

想得到豁显。
“生生： 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 一节是李教授不断反思儒学形态、 梳理

儒学义理进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它从人文儒学中拈出 “生生” 作为儒家

思想的根本理念。 如李教授自言： “所谓根本理念， 即核心理念， 它是一种

学说或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轴或精神， 是该学说或思想体系理解宇宙万物的

根本方式， 是该学说或思想体系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 是该学说或思想体

系的自觉追求。” （第 3 页） 人文儒学和人文认知范式的成立都奠基于儒家

生生之学， 当李教授将 “生生” 专门拈出标示儒学思想的内在维度时， 其

对儒学义理的梳理方才逼近 “根本” 与 “核心”。

三
 

深入反思儒学开展之现状，
助力儒学价值的落实

李教授的研究一方面聚焦于儒学的形态， 另一方面聚焦于儒学的开展，
在动静、 横纵之间搭建起致思的时空架构。 儒学开展同儒学之形态互为表

里， 儒学开展的结果在特定时代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 儒学形态侧重

于对儒学静态、 横向的考察， 而儒学发展则侧重于动态、 纵向的考察。 儒

学之开展是儒学基本精神在面对时代不同的境遇时， 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

诉求的过程。 从李教授关于儒学当代任务的理解来看， 对儒学形态的反思

基本上属于 “义理的梳理”， 而对儒学开展的反思则与另外三种任务相关，
思考儒学如何介入当代社会， 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基于此，
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开展有 “生活的向度” “批判的向度” 和 “信念的向

度”， 此三大向度与 “百姓的教化” “社会的批判” 和 “价值的落实” 三大

任务正相对应， 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李教授理论的自觉性以及致思的一

贯性。
同样， 我们可以看到李教授将 “人文儒学” 与 “生活儒学” 并提， 因

为二者标志了儒学的 “形态” 与 “开展” 的核心内容。 李教授将前者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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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本体形态”， 将后者视为 “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 可以说， 人文主

义是对儒家思想理论形态的概括， 此本体之价值在现实世界中的落实和开

展就表现为 “生活儒学”。 走向生活儒学由儒学自身思想基因所决定， 也是

儒学在当代发展和转化的要求， 但是 “生活儒学或儒学的生活化， 是一项

复杂而重大的工程” （第 292 页）。 如何完成这项工程， 实现儒学的生活化？
李教授总结了儒学传道的四种方式， 即 “以身传道” “以文传道” “以事传

道” 和 “以心传道”， 这四种方式是传统儒学落实自身价值的具体路径， 对

儒学在当代的开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同对儒学形态的反思相一致， 李教授对儒学开展的反思最终也走向了

生生之学。 李教授认为： “ ‘生生’ 之为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 不仅因为它

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理念， 更因为它具有伸展儒家全部主张与思想的要义，
这些要义不仅是儒家 ‘生生’ 理念的清晰化呈现， 而且使 ‘生生’ 意义得

到淋漓尽致的落实。” （第 7 页） “生生” 对儒学价值的落实就在于对所有生

命存在的创造 （ “创生”）、 养育 （ “养生”）、 保护 （ “护生”）、 成就 （ “成
生”）、 尊重 （ “贵生”） 和圆融 （ “圆生”）。 以 “六生” 为中心， 李教授将

传统儒学的价值纳入现代人生命存在之中， 使得生活儒学的内容进一步具

体化。 李教授关于儒学的形态与开展的思考最终都统摄于生生之学， 如其

自述： “ （在思考的过程中）， 我后来突然发现实际上贯穿着一种清晰的脉络

（当时令我惊讶不已）， 这个脉络就是从 ‘依人建极’ （船山语） 到生活儒

学， 再到生生之学。” （前言第 2 页） 生生之学是李教授思想发展合乎逻辑

的一个结果， 它统摄形上与形下、 形态与开展， 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思想

形态的轮廓。 李教授近十多年来主要潜心于生生之学的思索， 而将本书视

为生生之学的 “观念预备”， 从本书展现出的当代儒学研究新的气象来看，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次盛宴的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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